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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着火车去拉萨，是我们确定的
此次西藏之旅的重要出行方式。

上海至拉萨直快绿皮车 Z164/
Z165次。全长4300多公里。上海站
出发是第一天的晚上8:07；到达拉萨
站是第三天晚上7:30。

从上海始发24个小时之后到达
西宁站，在夜色中换乘高原有氧列车，
前往拉萨站。这时，我们看见有乘客
开始在车厢外，将矿泉水泼洒在火车
玻璃窗上，用毛巾擦拭玻璃窗，以便第
二天能够清晰地欣赏世界屋脊的风
光。

被誉为“天路”的青藏铁路东起青
海西宁，南至西藏拉萨。

一觉醒来,列车已经在海拔4700
多米的荒凉苍劲的无人区行驶了。车
窗外，向后闪过的白云就好像在不远
处，触手可及……时不时可以看见野
牦牛、藏野驴、藏羚羊等生活在青藏高
原的珍稀野生动物，有成群结队移动
的，有三五只懒散卧着的；有的悠闲地
啃着草，有的呆呆地看着闯入它们领
地的火车。

火车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
青藏铁路上驰骋着，横穿广袤的可可
西里，遥望壮丽的昆仑雄姿，跨越迷人
的沱沱河。在安多到那曲之间，沿着
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纳木错湖并列前
行……第三天中午12点左右，火车驶
过世界海拔最高的火车站——5078米
的唐古拉山站时，我们正在餐车享用
此生“最高海拔午餐”。

47个小时左右，几乎整整两天两
夜。原以为会漫长、乏味、枯燥、无聊，
却不知过得很快，因为“风景在路上”，
尤其是西宁到拉萨的“天路之旅”，感
觉意犹未尽！

二

第三天晚上7：30到达西藏拉萨
站。接站商务车载着我们在拉萨城里
转了十几分钟，来到1984年江苏省援
建西藏的拉萨饭店。虽然已是晚上七
八点了，但如同太仓的傍晚五点左右。

拉萨城区不是很大。街道干净、
整洁；现代化的建筑与藏族风情、文化
有机结合，颇具特色。在车上，远远的
就能够看见夕阳下的布达拉宫熠熠生
辉。在这里，你的内心和身体都会不
由自主地感觉到，这是一个比一般城
市要高出两三千米的城市，天空湛蓝，
白云纯洁，空气清新，舒适宜人，完全

忘却了还有“高反”的说法。
旅行社安排我们的行程，是先游

玩拉萨之外的景点。所以，我们的第
一站是林芝的巴松措。

早晨8:30，旅行社由29座改为19
座的“陆地头等舱”巴士，载着只有16
名游客的精品小团，从拉萨向林芝的
巴松措出发。两个多小时之后，穿过
西藏高速公路最长隧道——5.7公里
的米拉山隧道，就从拉萨进入到了“西
藏江南”林芝了。

6月中旬的林芝，繁花似锦，满眼
翠绿，赏心悦目，舒畅至极。林芝被称
为“最不像西藏的西藏”。

来到林芝的首个5A风景区——
巴松措，藏语意为“绿色的水”。湖面
海拔3480米，面积约为30多平方公
里。白色帆船划开碧绿的湖水，白色
浪花瞬间归绿。远处，平静的湖面，倒
映着蓝天、白云，水天相连，浑然一体，
令人陶醉。

我们乘车围绕着苯日圣山，往雅
鲁藏布大峡谷去，到世界最大峡谷观

“中国最美山峰”。
1994年，我国科学家经过多年考

察，向世界宣布重大的地理发现:中国
西藏雅鲁藏布江下游大拐弯峡谷为世
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深
度为6009米，远超过原认为最深的秘
鲁科尔卡峡谷(深3200米)；雅鲁藏布
大峡谷504.6公里的长度，超过原认为
世界最长的美国科罗拉多峡谷(长440
公里)。

我们下到海拔2800米处，近距
离观赏峡谷两边众多大小溪流汇聚成
激荡奔涌的雅鲁藏布江；上到海拔
4900 米处的“我和南峰的下午茶”
饮品店，悠闲、惬意地喝着咖啡，兴
趣盎然地观赏着海拔7782米的世界
第28高峰——南迦巴瓦峰云雾缭绕、
气象万千的景象。

雅鲁藏布大峡谷，让我们领略了
世界最大峡谷不一样的风景。

巴松措、尼洋河、雅鲁藏布大峡
谷、南迦巴瓦峰，林芝的自然风光，呈
现的是别样的西藏！

林芝之旅结束，高速公路返回拉
萨。到了西藏才知道，西藏全境800
多公里的高速公路是不收费的，而且，
路况非常棒！

三

再从拉萨出发，沿着拉萨河风光
带，欣赏着拉萨市区的藏式建筑，经曲
水大桥前往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卓
雍措。两个多小时之后，开始绕着岗
巴拉山，盘山而上。从海拔3650米，
行驶36公里，转过200多个弯道，上升
到海拔4998米的岗巴拉山一处山口，
居高临下，观赏羊卓雍措。

近700平方公里的羊卓雍措，平
均水深30多米。面积为杭州西湖的
70倍。

站在海拔4998米的岗巴拉山顶
向南眺望，羊卓雍措平滑如镜的湖水
似镶嵌在群峰之中的蓝宝石。湖水蜿
蜒向着目所不能及的远方而去……

碧蓝的天空，白云在风的作用
下，变幻着各种造型，给湖面投下各种
随时变化的不规则阴影。纯净的湖水
在天空的掩映中，阳光的照耀下，呈现
出深浅不同的蓝色，且时不时由蓝变
绿，蓝绿交替，或者蓝绿交融。

羊卓雍措，蓝天、碧水、白云、
群峰……色彩无穷，相映成趣；动静结
合，让人陶醉。

位于拉萨老城区中心的大昭寺，
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已有1300多年
的历史，在藏传佛教中拥有至高无上
的地位。藏人有“先有大昭寺，后有拉
萨城”的说法，可见大昭寺在拉萨市具
有的“中心”地位，既是地理位置上的，
更是精神上的。大昭寺最初称“惹
萨”，后来惹萨又成为这座城市的名
称，并演化成当下的“拉萨”。

我们参观大昭寺那天，适逢农历
的五月十五。众多虔诚的藏民，手拿
佛珠，摇着转经筒，口中念念有词，环
大昭寺外墙一圈的“八廓”街，顺时针
行转经仪式，一圈一圈地走着。我们
也跟着走了一圈，感受着这种“神圣的
仪式”。

进入大昭寺内，游客、香客、僧人，
摩肩接踵，看不见地面。

站在大昭寺三楼平台，看到的是
大昭寺金顶，在蓝天白云之下，金光闪
闪，辉煌耀眼！在平台上可以远眺布
达拉宫。

正当午时，我们来到了布达拉
宫。布达拉宫静静地矗立在一碧如洗
的天空之下，震撼着朝拜者的心灵！

海拔3700米的布达拉宫，依山垒
砌，群楼重迭，殿宇巍峨，气势雄伟，如
横空出世，似气贯苍穹。

布达拉宫外观13层，高110米。
红宫位于布达拉宫的中央位置，主要
是达赖喇嘛的灵塔殿和各类佛殿。白
宫横贯两翼，为达赖喇嘛生活起居
地。

我们自山脚缓慢地拾级而上，怀
着一份虔诚，带着无限敬仰，走进神圣
的布达拉宫。在布达拉宫，眼观六路
不够用，耳听八方忙不赢。“镇宫之宝”
帕巴拉康观音像，观音佛堂、灵塔、佛
像、经书、壁画、唐卡……文物珍宝，不
计其数，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布
达拉宫简直就是一座集历史、宗教、文
化、艺术、建筑等之大成的无与伦比、
空前绝后的宫殿。

站在布达拉宫侧翼一处观景平台
上，俯视拉萨城，一览众山小，更加感
觉到布达拉宫的雄伟与壮丽。

晚上九点多，我们从拉萨饭店步
行四十多分钟，再一次来到布达拉宫，
在布达拉宫正对面的布达拉宫广场，
远观夜晚的布达拉宫。经过“亮化工
程”艺术映照的布达拉宫，在漆黑夜幕
的映衬下，凸显出空灵、梦幻、神秘的
色彩。

去西藏之前，因为是世界屋脊、高
海拔等因素，以为这次到西藏旅行是
我们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但领
略了世界屋脊西藏“接天近日”、壮美
无比的风光之后，我们觉得这次西藏
之旅是第一次，但一定不是最后一次。

在西藏的每一天，都被沉浸在纯
净的湛蓝之中，时时与白云相伴，被阳
光包裹。

西藏，是一个去了可以再去的神
圣之地。再见，西藏！我们一定还会
再见的！

（题图摄影 董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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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搭头”有点类似口头禅，但也不完全
是。口头禅大多有较完整的词句，是说话者
有意说的，而话搭头则没有完整意思，是无意
间习惯性地蹦出来的。“搭头”表示额外添加
或搭配、附带，往往是可有可无的。明白了搭
头也就容易理解话搭头了。

有的话搭头是前置的，像是一句话的“引
子”，开头必须要用“然后”“就是说”，不然他
就无法说出后面的话来。也有话搭头用在结
尾，我们太仓话中“阿是”“阿对”“阿晓得”较
为普遍，像“这桩事体就是这样的，阿晓得”

“我早就料到是这样的，阿是”。本来太仓话
里的“阿对”“阿是”是设问，但放在话搭头里
却并无要你回答的意思。话搭头也有很明显
的方言特色，如上海话中“对伐”“听我讲”，像

“就是迪桩事体，侬讲对伐”“听我讲，昨日夜
里……”；苏州话里的“得来”，像“好吃得来”

“鲜得来”“快是快得来”；扬州话里的“乖乖隆
地咚”，像“姑娘好标致哟，乖乖隆地咚”“乖乖
隆地咚，这河太宽了”。

大部分情况下，多数人不会在意自己说
话的细节，包括话搭头这种语言表达习惯。
一般来说，有话搭头也不算什么坏处，但话搭
头太多太过频繁，既让说话者显得词汇贫乏，
又啰嗦拖泥带水，甚至是口齿不清。如果上
台讲话、应聘面试、接受采访时有了话搭头，
那就会让人对你的印象减分了。不知心理学
家们有没有注意到，从一个人的话搭头里也
可以分析出他的性格特征。有些人有“老实
讲”“那么”之类的话搭头，实际上反映出他自
己的底气不足，是缺乏自信的表现。而有“知
道吗”“懂吗”“明白了吧”话搭头的人，往往主
观性较强，有点盛气凌人。很多年前，有位乡
镇领导，为人谦和，见谁都笑眯眯，每说一句
话总要用“蛮好”来结束。一位下属因母亲过
世要请丧假，这位领导就问你娘年纪多大了，
下属答还不到六十，领导边批“同意”边说：

“太可惜了呀，蛮好蛮好。”后来人家就把这当
成他的笑柄，甚至把“蛮好”叫成了他的绰号，
这样一来反倒帮他改掉了这话搭头。

跟人交流时，你如果注意到了对方的话
搭头太多，会听得很难受的，但有话搭头的人
想要改掉又很困难。笔者曾想帮一位每句话
都必须说“然后”的人改掉这习惯，不许他说

“然后”，结果他像是口吃一样常常卡壳，张着
嘴却是说不出话来，脸憋得通红。可见话搭头
就跟口吃差不多，是一种语言的心理障碍症。

话搭头的形成也有其原因，比如在有些
人身上，话搭头就是一种掩饰和延宕，实际
上就是给表述过程提供一个思维缓冲，为下
面的表达提供思索、构思的时间，习惯成自
然后就难改了。四五十年前，一些文化程度
不高的农村大队干部讲话中喜欢用拖长音：

“啊——”“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他
们可能觉得这腔调有气势，其实他们是从上
级那里学来的，而他们的上级又是模仿南下
干部，可见话搭头也是会“传染”的。

话搭头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赘语，但
有时还会对自己或他人产生些影响，所以还
是该在意一下为好。

千万年的野望
云水遥
千万年的猜想
云水长
千万个明天 千万个意外谁先到
你看 你看
大鹏展翅九重天
九重天
天外翔

海阔磨灭了地的棱角
天圆指不清前进的方向
只为那阵阵椰风
只为那声声螺号
只为那阿拉丁的神灯
只为那丛林鼓点的召唤
我击弱水千万里
我越关山万千重
我许人间第一流
踏鲸波 涉沧溟
云帆高张 星驰远航

啊 云帆高张
神龙不负在野望
啊 鹏起东方
星驰大洋是远航

上海终于解封了，上海到太仓的
交通终于恢复了，我终于盼来了夏日
还乡的日子。

记得在上海住宅小区封控的一天
上午，一只斑鸠飞到后阳台，探头探脑
地往里瞧。我的脑海中突然冒出一句
话：昔日人观笼中鸟，今朝鸟观笼中
人。封控以来，居民不能下楼，更不能
出小区购物和外出散步，让我体会到
诸多的无奈。

在上海封控期间，我收到了诸多
亲朋好友和全国四面八方战友的关心
问候，两位北京战友还问我需不需要
他们提供帮助，还有一位租住在陆渡
和嘉定交界处的农民工作家，有段时
间几乎天天向我通报嘉定至陆渡的59
路公交车进不进陆渡的情况，让我十
分感动。虽然我在上海去年就接种过
3次新冠疫苗，今年4月初起做过20
多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但因上海的
随申码和苏州的苏康码还未联网，我
接到太仓住宅小区所在居委会和派出
所的多个电话，询问我在太仓未接种
新冠疫苗和未做核酸检测的原因，说
明太仓的防疫工作做得细致。

这段时间，我最放心不下的是太
仓乡下92岁高龄的母亲，只能经常

打电话询问照料母亲的妹妹。得知4
月中旬母亲骨痛的老毛病又犯了，半
边身子发红。我在上海心急如焚，夜
不能寐。因妹妹给母亲服了抗过敏止
痛药，两个星期后终于好了，后来知
道实际是得了带状疱疹。一个多月前
得知阿伯得了肠梗阻，急送医院做手
术，我无法回去看望他，谁知做手术出
院20天，阿伯就去世了，我也不能回
去奔丧，真是恨死了这可恶的疫情。

还有不放心的是我订的报刊，太
仓家的报箱早已满了，经与邮局投递
员和小区物业主任联系，请投递员在
小区门卫专门放个大塑料袋，将我订
的报刊放在里面，总算基本解决了问
题。另外就是太仓家里的冰箱，万一
断电，冰箱里一些贮存食品就会腐烂
发臭。特别令人担心的是，万一漏
水，自己家的水管或楼上人家的水管
出问题，那就糟了。半个多月前我家
隔壁一幢楼还发生了一起火灾，要是
火灾发生在本幢楼，真不知该怎么
办？只能默默地盼望着早日能回太
仓。

我在上海期间，每天关注着上海
疫情的新变化，见证了在兄弟省区市
和解放军的各支医疗力量、专业力量

驰援帮助下，上海全市干部群众共同
奋斗、齐心抗疫，亲历了上海居民单日
新增感染者逐渐减少的过程，从一天
最高超过两万例，到一天在万例以下、
千例以下、百例以下、十例以下，直至
数日为零。从上海市16个区全部实现
社会面清零，到上海地面公交和轨道
交通逐步恢复运营，再到上海全面实
施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全面恢复正
常生产生活秩序。还及时看到太仓发
布64号通告，6月21日起在上海工作
（包括旅居）从上海回太仓有居所的居
民，可申领沪太通勤证，凭48小时核酸
阴性证明通行两地。让我看到了能回
太仓的希望。后通过多人帮助指导和
个人摸索，终于在“娄城防疫”小程序上
成功申请了沪太通勤证，让压在我心上
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感慨这个过程
的实现是多么不容易。

我以前基本上是每个周末从上海
回一次太仓。自今年2月上旬从太仓
到上海时还是初春，转眼间五个月就
过去了，现在7月上旬从上海回太仓已
是盛夏。一路看着熟悉又有点陌生的
风景，感到非常亲切，心中涌起久未回
乡的激动。回到太仓家的第一件事，
就是看看厨房间有没有漏水？一看地

砖上没有水，再看冰箱还在正常运转，
真是谢天谢地。按防疫规定，回太仓
三天内要做两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后，方能外出。因有些信息资源未能
联网共享，我这两次核酸检测不太顺
利，但终于看到了两次核酸检测均为
阴性的结果。于是我坐车回到乡下，
看到母亲身体还可以，只是比以前明
显消瘦了。母亲说，你在上海不能出
门，天天想着你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来，
一直担心我们母子俩还能不能再见上
一面？说得我心里酸酸的。我说，现在
疫情已基本过去，再过一年孙儿上了初
中，我就不去上海了，可以天天回来
陪你。母亲神情才轻松起来。我看到
院子的花坛里，几株月季正盛开着红
色和粉色的花朵。母亲说，这段时
间，家前宅后和老宅边自留地种的蔬
菜吃不完，你们在上海还要高价买
菜，以后你又能经常带些新鲜蔬菜到
上海了。

我已五个月没在家弹钢琴了，弹
了几首，感到指法有些生疏，但还能弹
下来，决定以后只要回太仓就要练一
练。我弹起最喜爱的《梁祝》和《四小
天鹅》，感到心情非常舒畅。但愿疫情
不再复发，让生活正常静好。

夏日作伴好还乡
□朱凤鸣

鹏起东方

话搭头
□陆禾仁

去年此时，我们开启了西藏之旅。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彼
时，唯有西藏未曾踏足。虽早有打算，但听到的多是“高原反应
如何如何恐怖”“身体是否吃得消”之类的担忧。

为此，2019年5月，我们特地先行到青海走了一圈。在平均
海拔3000米的青海湖，感觉不错。2020年10月，又和一帮好友
到川西自驾了一周。在海拔3800多米的毕棚沟燕子岩窝，刻意
找了一处能够向上攀登之地，估计到达的最高点接近海拔4000
米，没有头晕目眩、心悸等感觉……于是放心了，身体应该是没
有什么问题。

值第十八个中国航海日来临之际，
谨以此歌词礼敬郑和七下西洋

□汪放


